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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System in Villages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erritory Spatial Quality

以国土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的村庄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体系研究

季  节   杨新海    JI Jie, YANG Xinhai

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城乡高质量发展，解决资源承载趋紧、生态环境约束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土地整治已逐渐向

规划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内涵功能变化新的特征，强调全要素的系统整治。基于对国土空间和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研究，以国土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搭建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系统性框架，并从农用地整治、建

设用地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3个方面分类推进，明确整治目标、内容、机制，以助推塑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

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In order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pe with problems of limited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and food security, land remedia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planning control and spatial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has become a new feature of land 

consolidation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change, emphasizing systematic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land space and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his paper which aims to improve territory spatial quality, build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villages, and advanc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 consolidation, constructi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t clarifies th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remediation, and promotes 

the creation of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space, livable and moderate living space, and beautiful ecolog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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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内外实践表明，土地整治能够实现村

庄资源整合和土地集约利用等多种功能[1-5]，

但传统单一要素的土地整治模式已经难以解

决村庄出现的用地低效化、无序化等综合问

题，由此，以全覆盖、全要素、全类型为特点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运而生。2019年底，自

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批示

精神，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开展全域整治。

继而，以“田水路林村城”和“山水林田湖

草”为内容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土地整

治发展至今的引领概念。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也

逐渐成为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赋能乡村振兴的

重要平台，整治工作主要有3方面内容：一是大

力开展农用地整理；二是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

理；三是整体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其主要内容



90 | 城市研究

则不限于用地整治，而是综合考虑现代农业发

展、一二三产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指标交易、土地流转、集体土地产权入

股、异地搬迁、要素盘活、矿山修复、矿地复垦、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流域生态治理、乡村

风貌优化和文化传承等内容；并且更强调关注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布局结合的积极效应，具

备战略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鉴于此，本文聚焦国土空间品质提升目标，

明晰村庄空间与用地关系，构建村庄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系统性思路，并从农用地、建设用地和

生态用地保护修复3个方面构建整治框架，以期

为科学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借鉴。

1   国土空间品质与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1.1   国土空间品质内涵

国土空间是自然资源及建设活动的空间

载体，更着意于各类国土要素在空间中的物质

交换和能量流通，并在特定的空间尺度范围内

体现出不同的空间异质性及其特定功能[6]，其

包含国土要素和空间尺度两大特性。国土要素

表征为基于人类活动影响的土地要素，如山水

林田湖草、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要素；而空间

尺度则意为国土要素的空间边界及其空间关

系，表征为各类空间边界关系所表现出的空间

格局、景观结构等。因此，国土空间是由山水林

田湖草等要素组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且各要

素组分及组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有其

特定的能量流通和物质交换。同时，也是经济、

社会、自然、生态活动演变演化的环境和场所，

是一个复杂的地理社会空间，具有综合性特

征，包括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

空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构建高质量

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和支撑体系，使得提升国

土空间品质成为各界高度重视的方向。品质既

是指物品满足用户需要的标准，比如外观、构

造、功能、可靠性、耐用性等，也可指人的行为

和作风所显示的思想、品性、认识等，即外在表

现和内在精神的统一体。而国土空间品质则是

指一切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及政治等活动生

存与演变的场所和环境质量，是指吸引人来生

活，在地方之间不可以移动运输的生产服务、

公共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服务等的

数量、多样性、质量和可及性的总和[7]，也内蕴

着人在生产、生活、生态中的思想和认识。

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经济政治体制，以

及对自身优质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探索，各国

对如何提升国土空间品质的研究略有不同。

如日本的社区再造等计划以实现生活品质的

提升为主；从美国、法国、德国的建设经验来

看，往往更侧重强调自然景观、具有保护价值

的空间，重点聚焦于国土空间与社会、环境的

均衡、可持续发展。国内学者则认为应通过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城镇空间，与乡村振

兴相适应的乡村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3个方面塑造以人为本的高品质国土空间，指

引国土空间未来的形态、利用的模式和发展

的方向[8]。并且高品质国土空间应包括以人民

为中心、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等特征，可通过

协调人地关系、完善人本服务、促进品质提升

和民生改善、增强创新能力等途径释放城乡

发展新动能。结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提升国

土空间品质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人

民为中心、以空间为载体，让人民更好地分享

国土空间权利，通过增强国土空间互补性，协

调三区三线，加快形成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

生态空间3大空间格局，塑造集约高效的生产

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

态空间[9]。

1.2   国土空间品质提升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的关系

从空间和土地的逻辑机制来看，国土空

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在长期变化过程中

发生趋势性转折，其形态、功能、格局、品质也

将随之发生递进式改变，即国土空间形态改

变会促进新的功能演化产生，继而重构空间

发展格局，影响空间品质。而土地是人类建构

国土空间的基座，国土空间是人、水、土、气、

生物的综合体，是以土地为载体而呈现的空

间概念。空间的形态、功能，以及结构的变迁、

品质的提升都必须经由土地关系、质量的改

变才能实现。就村庄本身来看，在长久的历史

演变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助推了

村庄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的升级，但现状的

嬗变究其本质是由于各类行为主体，如村民

个体、地方政府、企业群体等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实践活动的驱

动作用而引起的村庄土地用途、集约程度、属

性和规模变化，是土地关系、土地质量在空间

系统中再配置和再加工的结果。同时除了工

商业发展、市场经济繁荣、交通改善外，土地

商品化流转与地租化、资本化经营也是推动

城乡存在状态、发展趋势产生空间变迁重构

的重要张力。此时村庄土地的数量结构等关

系变化及土地资本化经营，将为村庄城镇化

提供工业、居住、服务设施等用地，使国土空

间有了大批居民的迁入和资本、产业的集中，

为村庄土地利用奠定了主客体物质载体，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庄的空间形态与功能，

使国土空间在城镇化引导的土地运动中被重

构和塑造，进而影响品质的提升。因此，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将是国土空间格局重构和品质

提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两者之间存在不可

分割的内在逻辑及互动关系。同时，良好的土

地整治可以正向推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并予

以反馈，促进空间不断向高级状态演化。

在理论引导、实践支撑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效应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被赋予新的内涵。

它是地方主体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所产生的村庄土地问题的能动回应，是通过全

域规划、整体设计、综合治理、多措并举等手

段，依托政府力、市场力、公众力的驱动整合优

化土地资源，通过用地数量、结构、形态、规模

等土地关系的重组，以及质量、效益的提高来

调整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空间组织、修复

国土空间功能，改善国土空间布局，从而引导

产业、资本、技术等流动要素集中于村庄，进而

提升国土空间品质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在以

人为本的基础上，聚焦农业功能空间、城镇功

能空间、生态功能空间，因地制宜调整用地，提

高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修复退化受损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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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湖草生态系统[10]，建成农田连片高质、建

设用地集约集聚、生态环境绿色美丽的国土新

格局，以塑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

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为支撑村

庄高质量发展提供高品质适配空间（见图1）。

2   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系统性思路

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对象范畴是国

土空间，是由山、水、林、田、湖、草等要素形成

的有机整体。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遵循

系统观、生命观等理念，从单一的要素修复向

山水林田湖草等全要素的全地域、全部门、全

过程协同治理转变（见图2）。

自然地理的全地域和全流域是国土空间

各要素的载体，统筹考虑生态系统、农业生产

和城镇环境的空间结构完整性和整体性是系

统完整地做好区域统筹治理的关键所在[11]。全

地域指的是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客体，

即需要统筹考虑的待整治地域。运行于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框架内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

有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12]，其整治

的地域范围和尺度更大，并涵盖了功能区、区

域甚至全国等多个层级。因此，村庄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在纵向上需引导土地整治进行城乡

不同行政尺度的用地、设施、产业、资源等要

素的统一安排，并从更高的层次上将城市与

村庄作为一体的异质地区进行综合研究，强

调城乡甚至更广的整体尺度体系上的功能定

位，以解决城乡协调问题。而村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在横向上则应聚焦3大功能空间即农

业功能空间、城镇功能空间、生态功能空间的

整治。其中，在农业功能空间，应突出耕地等

功能，落实村庄基本农田线，保护自然山水，

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还湖还湿，恢

复退化土地生态功能，提升村庄农业生产质

量，促进村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助力生态宜

居的乡村建设；在城镇功能空间，统筹城内城

外，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针对格局失序、效能低下、品质不高的城

镇建设用地进行调整和治理；在生态功能空

间，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坚持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修复为辅，实行基于自然的生态修复，统

筹森林、河流、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各

要素。

不同于传统土地整治仅局限于土地、生态

抑或山、水、林、田、湖、草等单一维度要素，村

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以山水林田湖草全要

素为内容的综合性实践，也是在自然资源部统

一管理和协调下，推动土地产权和自然资源产

权权属更加清晰，融汇更多的市场力量和社会

资本，显化并有效转化成果价值的活动[13]。其

内容既包括对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土

地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对山水林田湖草、田水

路林村城全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

治理，强调通过优化全域物质流、信息流、经济

流，使土地系统要素、空间系统要素、生态系统

要素、社会经济系统要素处于一种高效、均衡

的相互运动状态，从而突出优势激发活力。例

如浙江杭州西湖区双浦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充分挖掘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坚持“真保护、

实恢复、强管理、优利用、快实施”的发展战略，

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夯实乡村振

兴基础；坚持全要素整治，以“山水林田湖草

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坚持

全产业链发展，以创新“土地整治+”模式释

放乡村振兴潜能。

图1　国土空间品质提升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territory spatial qual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以国土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的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系

统性思路框架

Fig.2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villages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erritory spatial qu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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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运动过程中的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是个不断变化、动态发展的系统性工程，涉

及增减挂钩、规划计划、耕地保护、指标流转

等政策选择。为提高整治效率和实施效果，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公众参与”的全部门全过

程协同治理的管理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村庄

土地利用和空间重构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

展。全过程是指针对整治前、整治中、整治后

的全周期整治过程，构建全面性、动态性的，

以深入调查、客观评价、科学规划、分期实施、

动态监管、系统维护为内容的实施机制。短期

内改变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系统结构的人为

干扰活动和综合整治实践是村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本质特性。这一特征决定了精准辨

识、分析村庄国土资源分布情况，以及深入剖

析国土空间系统功能、结构特征、建设条件是

开展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前提

和要求。在研判现状条件的基础上，村庄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应基于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要

求和趋势，结合村庄总体规划定位，科学规划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村镇开发边界及体

系；确定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

护修复方案，确定整治单元目标、类型、数量、

规模和布局，制定整治措施。整治中，村庄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则需按计划分期分批实施，

明确负面清单，强化对工程实施进度的管理。

充分整合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相关的现状数

据、规划数据、矢量数据、信息监测数据，进行

信息化分析管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等各类监管手段，设计“一张图”应用，对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从申报、实施到验收进行

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和动态监管。整治后，村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探寻积极有效的系统维

护体系，统筹安排资金、完善制度细则和清晰

责权机制，可以政府为主导，以村级为辅助统

筹建立管护资金库，并制定使用管理办法。或

从占补平衡指标收益、新增耕地承包费用、财

政划拨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后期系统维护

之用。

3   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于通过农用地、

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等各类用地的重组和利用，

以及农业功能空间、城镇功能空间和生态功能

空间的要素资源分配，实现国土空间品质的提

升（见图3）。因此，本文基于品质提升目标，重

点提出以全要素为系统特征的村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3.1   农用地整治

与传统农用地整治以增加耕地数量为目

标不同，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注重全域农

用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发展，主张

通过用地整治保障粮食安全和供给、促进规模

集约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产业链高

效发展，以提高经济品质、优化农业功能空间、

塑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

（1）以耕地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耕地是粮食生产的重要

基础，保护基本农田是耕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

重，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快

速的城镇化发展加剧村庄耕地隐性抛荒问题，

基本农田紧贴宅基地、建设用地侵占基本农田

的情况普遍存在。且由于划定不实、违法占用

和线状地物上图等原因，村庄基本农田图斑面

积偏大，仅部分基本农田划在耕地上，其余划

在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上，较难实现高质

量保护。因此，农用地整治的关键应紧扣“藏

粮于地”战略，严格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合理运用基本农田及耕地占补

平衡政策红利进行调整。对于已经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中存在的不实、违法占用、严重污染

的用地进行清退整改，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耕地

或其他用地错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用地按照

“总体稳定、布局优化、局部微调”的原则进行

图3　基于全要素的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框架

Fig.3  A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villages based on total fact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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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补划，并建立新增耕地监管和基本农田监测

体系，以落实数量，刚性管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以规模经营形成农业生产合力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村庄发展时期，人们

单体劳作，分散布局的劳动模式与生产资料配

置难以吻合。同时，地域分异的自然性和分田

到户的制度性又固化了地块的空间分散性，带

来土地破碎的负外部效应，致使难以进行规模

化经营，影响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投

入，从而影响农地利用系统要素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村庄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应综合考虑地理环境背景和

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整合[14]，考虑村庄产业、用

地发展方向和地类整体功能布局，归并零散农

地、整理破碎田块和低效林草园地，调整地类

结构，形成农业生产合力，提高生产效率。整治

措施包括小田并大田、集零为整、多类优化等。

整治中，应坚持村民主体地位，通过合理的权

属调整来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同一权属主

体的土地能够集中连片分布，并结合专业农业

经营公司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发提出的自

下而上的运作方式，实现土地的集中管理及产

业现代化转型。

（3）聚焦质量提升多措并举

传统土地整治较为重视用地数量的增加，

却往往忽略提高农用地质量等级。城镇发展及

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大量优质高产用地，补充

用地的质量等级偏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因

此，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尤其要重视农地

的质量提升问题。需以工程措施与生物农艺

措施相结合，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

水利建设、土地平整与道路建设；中低产田改

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如坡耕地改造、土壤地

力培育、旱地改水田等；以及农田后期管护、建

立农田综合保护管理机制等。多措并举，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实现由增加数量向

数量、质量、生态综合提高的转变。例如杭州市

西湖区双浦镇通过水田垦造行动，统筹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旱地改水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在杭州市主城区实现垦造水田零的突破。

通过生态型土地整治行动，从选址立项到设

计、实施、监管、后期管护贯穿生态环保和节能

减排理念，采取生态环保的生态沟渠等工程技

术措施，保持和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平衡，保护

生物多样性。

（4）探索多功能复合型整治模式

农业是村庄的产业支撑，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是保障农业生产可持续性、优化生产空间布

局的重要手段。农用地兼具生产、生态和景观

的复合功能，因此，在如今生产过剩、农产品价

值不高、土地价值静态化的大环境下，村庄既

要做好“护地”“营地”“养地”，也应把握供给

侧改革机遇，探索多功能复合型的“用地”整

治模式。可根据农地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科

学定位农地功能与资源支撑力之间的匹配程

度[15]，组合各类农作物的生产功能，推动轮作

休耕与间作套种等技术措施，发展农产品加

工、销售、旅游等循环农业经济和综合经济，提

升农用地系统的生态、景观、游憩、自然教育、

农事体验等多重功能，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提

高附加值。

3.2   建设用地整治

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再是以挖掘

建设用地指标潜力为导向，而是以村庄发展

的实际需求为基础，以资源高效利用为重点，

提升国土空间质量，提供高品质的适配空间支

撑。是以提升社会品质为导向，以“探索内涵

式发展模式、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提升生活环

境水准”为目标，从而改善城镇功能空间，营

造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

（1）以用地减量腾挪空间，引导留用地指

标落地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村庄用地扩

张、日益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较多无序、低效的

增量用地。乡镇企业自发发展，过度开发导致的

村庄土地被低效产业用地套牢的现象屡见不

鲜。在此背景下，用地减量成为快速城镇化地区

村庄发展转型的迫切需求。在村庄建设用地整

治中，减量主要表现在农村住宅用地和工业用

地上，减量的关键在于提升用地效益，过程应

是动态的、循序渐进的。一是宅基地减量。坚持

自愿、公平原则，建议村庄居民点整村或整组

推进适度撤并，引导居民点布局相对集中。近

期主要以村民自愿为主，远期可考虑生态廊道、

基础设施、零散分布的宅基地减量。二是低效工

业用地减量。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量高能耗、高

污染企业向村庄转移，落后的传统产业在村庄

汇集。因此，村庄建设用地整治近期应对能耗

大、有污染、效益差、违法闲置的工业用地进行

减量。远期对搬迁难度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相对较好的企业进行减量化，促进工业向绿色

化、高级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并鼓励通过土地

流转向村级或镇级工业园区集中。三是对于村

庄土地手续齐全但环保等方面不达标的“散乱

污”用地，因公路改道、截弯取直或水利设施升

级而废弃的基础设施用地，以及空闲的碎片化

建设用地进行减量化。可结合相关规划，综合考

虑废弃程度和复垦的可行性，因地制宜进行减

量复垦，解决用地低效的问题。

通过减量腾挪出来的建设用地和空间指

标应首先用于保障村庄新增建设项目的落地，

如村集体集中建房、农业产业园发展、设施建

设等，以促进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及生产资

源优化配置；节余指标则以市场化方式公开交

易，用于城乡范围内的建设，推动城镇资金和

村庄土地要素的合理对流，通过政策“叠加”，

将“人、地、产、资金”全面统筹。例如上海市

以郊野单元规划为引领、以“土地整治+”为

创新路径，“减量化”重构城乡建设用地格局。

通过对项目规划范围内的低效建设用地实施

减量复垦，淘汰低效、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推

动农民集中居住，减少区域环境污染的同时优

化建设用地布局、提高用地效率。减量后的土

地主要用于补充耕地和增植林地，同步实现农

业用地结构调整，从而推动区域整体用地布局

结构调优。同时，上海拓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内涵，减量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可在区

县范围内适度流转。

（2）以存量盘活置换空间，促进村庄配套

服务完善

城镇的虹吸效应驱动村庄人口、资源外

流，导致村庄闲置存量用地增加。在整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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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通过盘活存量用地，改变村庄生产、生

活方式，为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利用

创造条件，以破解当前建设空间规模不足与

村庄发展品质不高的难题。存量利用的手段

是以用地和空间更新为主，实现发展模式的

转型。可对闲置住宅用地、闲置工业用地等

进行空间置换。一方面通过“点状供地”引

导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落地，例如整合部分相

邻的闲置农户住宅，开发更新为小型的民宿

集群；利用闲置工业用地退二进三、腾笼换

鸟，结合田园生活、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

业融合模式，吸引“工商产业资本下乡”，强

化产业辐射带动生产空间效能提升，增加村

庄自我造血功能。另一方面，着力保障村民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用地，为村庄公服

配套提供用地支撑和空间载体，如对于靠近

村民集中区、村民活动密集的闲置用地，可

合理更新为绿地广场、医疗卫生等功能。同

时在产权方面，一是要积极探索农村住宅用

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机

制，适度放活宅基地发展权和农民房屋使用

权，引导质量良好的闲置住宅与质量较差的

住宅进行置换；引导村民自营、出租闲置住

宅，利用农户+社会资本、农户+村集体或合

作社等方式盘活，促进村民增收。二是要明

晰土地产权，量化土地资产价值，实现土地

的产权流动与重组，达到生产要素与土地资

源的优化配置。

（3）以提质换新优化空间，推动整体风貌

协调合一

村庄是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集

聚的主要空间载体，建设用地及其承载建筑的

提质换新是支撑村庄发展、优化空间环境的现

实需求。其内容主要包括住宅用地农房翻建项

目、工业用地保障线落实、工业用地退二优二，

以及其他建设用地提升。在整治的过程中，需

针对翻建建筑，由政府介入，结合村民意愿，

明确数量、规模、用地性质、设计方案、建设时

序、测算资金。同时，要积极利用村规民约进行

引导，广泛发动村民主动参与、努力推动村民

共治共享，以留住村庄的“形”，为建筑“换新

颜”，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

3.3   生态保护修复

新时期村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生态文

明建设，贯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青

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倡导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下的健康生态系统。整治对象也不局

限于土地，而是统筹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区

域生态系统的关联性，进行整村全域全要素整

治。是以提升生态、文化品质为目标，以“强化

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要素结构和功能、重视景观

设计和风貌”为任务，调节生态功能空间，缔造

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综合实践活动。

（1）以严格用地管制守住国土底线

村庄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行严格的用

地管控和用途管理。整治对象包括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需明

确其用地性质、规模、管制要求。对于具有重要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

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用

地，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

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用地，按禁止开发区的要

求进行保护和管控，将侵占的建设用地有序清

退，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对于生态保

护红线内林地、耕地、草地等，应维护原有生

境，打造规模相对集中连片的生态系统复合格

局，结合产业生态化和农业绿色化综合发展。

同时，应建立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监管、监

测评价、监督执法、督察问责机制，以守住村庄

生态底线。

（2）以生态系统修复优化山水功能

生态系统修复主要针对退化、崩溃、受损

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自然恢复。整治时需根据

现状调查、生态问题识别与诊断结果精准施

策，实施山、水、林、田、村有机要素系统修复，

以调整、优化、提高空间系统的整体功能[16]。一

是山体生态修复，主要解决山体地质安全及

景观破坏问题，可采用边坡加固、场地回填、

复绿、造景、生态涵养林种植等修复措施，恢

复山体生态质量。二是流域水环境治理，针对

河道沟塘淤积，水系不畅、水质恶化等问题进

行水系规划、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污水净化

等，以改善水质、修复岸线、生态复位。三是林

地生态修复，采取低效、残次林地保育，荒山

复植，防护林建设等措施，增加生物多样性保

护。四是农田面源污染修复，具体措施包括节

水灌溉、科学施肥、种养结合、组控修复等，

同时加强对农田污染土壤的动态监控和生物

治理。五是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主要针对公共

污染治理，整治路域环境、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以及农村道路的梳理养护，以补齐村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提升人居品

质。例如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实施21个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周浦、袁浦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通过立面整治、庭院改造、道路提升、

打造景观节点，自来水及燃气管道入户、污水

管网接户、电力“上改下”等基础设施建设，

彰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

一韵”。

（3）以生态景观重建塑造美丽国土

村庄生态保护修复既要注重保护，守住

底线，也要重视恢复村庄的生物生境，重建生

态格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

景观建设，包括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构建、绿

色基础设施建设、村旁路旁宅旁水旁绿化、原

生植被和古树名木保护、公共绿地等的绿化美

化、小微湿地和生态微景观建设等。二是历史

文化保护，包括对传统村落、街巷空间的保护，

对历史建筑、景观小品的延续、塑造和提升，以

强化村庄特色，留住“乡愁”。例如上海市金

山区漕泾镇水库村突出滨水特征，提升空间品

质。水库村通过打造村域景观，如建设景观亭、

木栈道、亲水平台、以石板桥连接居住点等，显

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韵。同时，村庄

将村居河边田地、林地改造为滩渡口、码头，并

通过添加标志性构筑物使得村庄、岛屿、河流

融为一体[17]。

4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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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土空间品质提升是本文的出发点。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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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投入与经济来源，助力品质提升目标的

实现。


